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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
果
可
能
是
水
果
中
最
美
麗
的
一
種
，
類
似
的
水
果
還
有
桃
、

杏
。
古
人
說
漂
亮
女
人
有
一
句
話
，
叫
﹁紅
顏
薄
命
﹂
。
水
果
一
樣

，
越
是
水
靈
漂
亮
的
越
容
易
受
到
傷
害
，
壽
命
越
短
，
蘋
果
、
桃
、

杏
都
是
如
此
。
蘋
果
的
特
別
之
處
是
不
但
靚
麗
，
還
帶
着
陪
伴
終
生

的
馨
香
，
像
水
嫩
嬌
艷
國
色
天
香
的
美
人
，
容
不
得
一
點
傷
害
。

每
年
晚
秋
，
紅
彤
彤
的
蘋
果
掛
滿
了
樹
，
採
摘
時
，
女
人
們
會

格
外
小
心
，
唯
恐
蘋
果
受
到
傷
害
。
她
們
知
道
，
果
商
來
收
購
蘋
果

時
，
對
受
到
傷
害
的
蘋
果
格
外
不
留
情
面
，
像
選
美
一
樣
，
碰
破
點

皮
，
裂
個
道
小
口
，
被
蟲
子
鑽
個
眼
，
被
鳥
兒
啄
個
洞
，
有
些
皺
紋

，
模
樣
不
周
正
，
都
會
被
淘
汰
出
局
。
這
樣
選
出
的
都
是
蘋
果
中
的

極
品
佳
麗
，
體
形
、
顏
色
、
光
澤
都
無
話
可
說
，
水
靈
靈
，
光
鮮
亮

麗
，
可
以
走
上
T
型
台
展
示
。
因
而
，
我
覺
得
蘋
果
不
光
是
一
種
供

人
類
食
用
的
水
果
，
還
是
一
種
絕
佳
的
觀
賞
品
。
我
不
喜
歡
拿
起
蘋

果
就
啃
的
人
，
每
次
拿
到
一
個
蘋
果
，
會
像
法
國
畫
家
塞
尚
欣
賞
模

特
般
先
看
好
長
時
間
，
不
忍
心
吃
。
成
熟
的
蘋
果
飽
滿
艷
麗
，
落
落

大
方
，
又
熱
情
似
火
，
可
以
體
會
到
一
種
健
康
的
美
，
不
憐
香
惜
玉

也
罷
，
不
由
分
說
張
嘴
大
啃
就
太
殘
忍
。

被
人
啃
一
口
的
蘋
果
是
已
經
死
去
的
美
人
，

被
水
果
刀
切
開
的
蘋
果
也
一
樣
，
到
了
這
時
候
，

蘋
果
的
壽
命
就
結
束
了
，
每
個
蘋
果
都
在
美
麗
佳

年
華
時
紅
顏
早
逝
，
每
個
蘋
果
最
後
都
下
場
悲
慘

，
望
着
香
魂
已
去
，
玉
體
殘
損
的
蘋
果
，
心
裡
會

生
出
些
許
傷
感
。

我
最
不
願
意
看
到
的
是
啃
幾
口
放
下
來
的
蘋

果
，
有
幾
次
，
妻
子
把
蘋
果
吃
剩
一
半
去
忙
別
的

事
，
被
啃
的
蘋
果
放
在
茶
几
上

漸
漸
變
了
顏
色
，
本
來
漂
亮
的

肌
體
，
豁
豁
牙
牙
，
成
了
醜
陋

的
屍
骸
，
內
裡
的
果
肉
焦
黃
，

鐵
鏽
一
樣
讓
人
不
忍
看
。
我
悄

悄
把
這
滿
目
瘡
痍
的
蘋
果
丟
進

垃
圾
桶
，
好
讓
它
早
點
有
個
歸

宿
。
妻
子
後
來
發
現
我
的
舉
動
，
不
明
白
我
的
想

法
，
我
也
無
法
解
釋
為
什
麼
。

我
說
：
﹁蘋
果
是
應
該
完
整
地
吃
下
去
的
，

不
應
該
吃
一
半
放
下
。
﹂
我
說
這
話
時
心
裡
發
虛

，
神
情
就
像
與
某
位
女
子
有
了
曖
昧
一
樣
，
妻
子

盯
着
我
看
，
說
，
你
沒
病
吧
。

後
來
，
我
知
道
有
個
讓
蘋
果
紅
顏
久
駐
的
地

方

│
恆
溫
庫
。
那
天
我
走
進
恆
溫
果
庫
，
冷
氣

裹
着
蘋
果
的
清
香
撲
面
而
來
，
我
和
我
的
魂
魄
都

漂
浮
在
蘋
果
的
香
味
上
，
如
痴
如
醉
。
庫
內
的
蘋
果
都
裝
在
箱
內
，

一
排
排
碼
放
，
層
層
疊
疊
，
無
聲
無
息
。
我
不
知
道
生
活
在
冷
氣
中

的
蘋
果
是
不
是
快
樂
，
但
是
我
知
道
在
這
裡
蘋
果
可
以
延
年
益
壽
。

又
想
起
陽
光
照
耀
下
閃
出
光
彩
的
蘋
果
，
想
到
了
掛
着
露
珠
堆
滿
微

笑
的
蘋
果
，
長
時
間
呆
在
黑
暗
中
的
蘋
果
這
時
候
大
概
一
臉
憂
傷
，

在
清
冷
的
空
氣
中
瑟
瑟
發
抖
。

搬
出
來
一
箱
在
庫
外
明
麗
的
陽
光
下
打
開
，
我
像
看
到
了
一
位

面
色
慘
白
的
麗
人
，
她
被
無
端
囚
禁
了
幾
個
月
，
從
搬
出
來
的
那
一

刻
起
，
她
的
壽
命
就
該
結
束
了
。
在
這
冰
冷
的
地
方
，
她
比
同
伴
多

活
了
幾
個
月
，
雖
然
她
並
沒
有
得
到
快
樂
，
活
到
這
個
年
紀
，
她
本

應
該
是
個
蘋
果
老
太
婆
，
早
就
沒
有
了
四
射
的
活
力
，
光
鮮
的
肌
膚

和
亮
麗
的
色
澤
只
是
個
假
象
，
過
不
了
多
久
就
會
消
失
，
但
是
對
喜

歡
她
的
人
來
說
，
這
就
夠
了
。
明
白
了
這
些
，
我
有
些
憐
惜
蘋
果
，

心
想
，
人
要
是
呆
在
這
麼
一
個
能
延
年
益
壽
的
地
方
不
知
是
什
麼
感

覺
。

沉鬱的夜的帷幕，
懸掛在輕睡的天穹；

山谷和叢林安息在
無言的靜穆裡，

遠遠的樹叢墮入霧
中。

隱隱聽到溪水，潺潺地流進了林蔭；
輕輕呼吸的，是葉子上沉睡的微風；
幽寂的月亮，像是莊嚴的天鵝；
在銀白的雲朵間游泳。
在俄羅斯傑出詩人普希金歌詠中，皇

村這一幽靜美麗又文學氣息濃厚林園，宛
若奇幻幽美的神話國度。這座沙皇彼得一
世妻子葉卡捷琳娜之宮園，經兩百多年歷
代沙皇擴建，成為寬闊廣大的皇家園林。
深夏宮園，林叢靜謐幽寧、翠茂鬱葱，寶
鏡般水泊閃着靈光，林影草光中河溪深碧
濃綠，靜靜如眠，林裡水邊草地，綿綿如
絨，水草一色。靜若夢裡叢林，有典雅對
稱亮麗華彩的法國式花園，有幽謐清麗濃
郁的英國式花園，為靜悄悄的翠林綠水點
染夢幻奇變麗彩。

七月艷陽，開始穿行林葉、溪上、泊
面、草尖，寂寂林光綠影中注進神奇光柱
，溫柔陽光似神秘精靈，在綠林、碧水、
草叢，閑蕩、遊玩、戲耍、撩撥，園林給
弄醒了，強睜睡意未消半睜欲閉眼睛，打
量我們這些訪客。碧綠林水，隨日照漸高
，愈漸多彩。俄羅斯民族有一種奇異稟賦
，以詩意精神，依託自然，靈構詩化美景
，塑造詩般意境，孕育詩魂。皇村，即畫
景詩境交融之域，繆斯、阿波羅、丘必特
遊蕩在花園幽林，附魂於看中之天才，於
是叢林花園走出一位接一位俄羅斯桂冠詩
人。

俄羅斯傑出詩人普希金在此度過少年
時光並在此間皇家中學讀書，現今以他名
字冠名這片園林。一座普希金正低頭沉思
的雕像聳立林中，詩人的閃光詩行為幽雅
皇家莊園添畫詩神殿堂奇輝。

皇村的湖光林色，被一代又一代的俄
羅斯詩人讚美，一位又一位才華橫溢的詩
人曾幽居於斯，其中有萊蒙托夫、涅克索

拉夫、普欣、伊利切夫斯基、丘特切夫等享譽詩壇的名家
，俄羅斯詩壇的太陽普希金在此冉冉升起， 「俄羅斯詩壇
的月亮」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在此浮升林空，她在皇村度過
童年和少女華年。

俄羅斯文學，包括俄羅斯詩歌，深廣影響近當代的中
國文學。在沙俄時代重壓下的詩人吟哦的詩，引起也在統
制重壓下的近代中國文學界及學界深深共鳴。數十多年以
前一段日子，中國只向蘇歐開放，接觸最多的外國詩歌自
然是俄國詩歌。在當時相近的社會體制下，俄羅斯詩界先
知與文學良知的悲歡、迷惘、求索，中國文化界是感同身
受。普希金的《銅騎士》、《西伯利亞囚徒》、《紀念碑
》，鼓舞中國近現代文學人及愛好文學青年在重壓下追求
自由光明；萊蒙托夫的《魔鬼》對叛逆的歌頌，激勵着要
掙脫枷鎖的心；涅克拉索夫在彷徨動搖中尋覓追求，彷彿
是中國文人的俄式鏡子；蒲寧的幻滅失落令人感傷茫然；
屠格涅夫抒情散文詩，使迷惘的心獲片刻甜蜜寧靜。

要離去了，心仍遊蕩林中，印證着小時對皇村的想
像。

現代著名文學家、學者
鄭振鐸（一八九八至一九五
八），是新中國文物、博物
館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同時
也是著名的藏書家和文物收
藏家。鄭振鐸嗜書成癖，愛

書如命，一生寫書、編書、出書、藏書，與書
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對古陶俑素有研究，喜
愛甚至癡迷收藏陶俑。

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鄭振鐸經常光顧上
海四馬路中段的舊書舖；他去歐洲旅行，在巴
黎國立圖書館搜尋流落海外的古籍，達到廢寢
忘食的程度。鄭振鐸收藏善本古籍四十年如一
日，除外文書和中文常見舊版和新版書外，總
數達七千七百餘種，包括歷代詩文別集、總集
、詞曲、小說、彈詞、寶卷、版畫和各種政治
經濟史料等，其中除陶淵明集、杜詩、佛經等
數種宋元版書外，以明清版本居多，從藏書的
數量和品質論，在現當代藏書家中可謂屈指可
數。鄭振鐸特別注意收藏線裝插圖、版畫類書
籍，為中國版畫史的研究留下了珍貴史料。其
著作《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
》的完成，皆得力於他豐富的藏書。一九五九
年，鄭振鐸遇難後，家屬遵囑將他近十萬冊的
全部藏書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

鄭振鐸收藏陶俑始於一九二一年在商務印
書館工作時。一天，他偶然發現幾件精美的陶
俑，要價不高便買了下來。在編輯《中國歷史
參考圖譜》時，他時常查看有關古器物書籍，
發現書中多載有古陶俑，對研究古代文化生活
很有用處，便萌生了收藏陶俑的念頭。鄭振鐸
收藏陶俑從來不惜花錢。有一次他獨自去蘇州
，在一家古董店被一尊童俑吸引住了。他曾作
文記載： 「此童俑姿態活潑，漢式俑中之最上
品也。頭部前髮作劉海式。一手持一小鳥，一
手牽衣作步行狀，衣褶柔和，表情逼真。」店
家要價很高，經幾番討價，最後傾囊買下，可

卻發現回上海的路費都沒有了。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看到市場上流散着大量從古墓中出土

的各類陶俑，成為外國人搶購的目標，為了減少並防止這些文
物流落海外，甚至遭受毀損，他不惜舉債與實力雄厚的國外公
私收藏機構相比爭。個人陶俑藏品豐富了，但他不得不在夜闌
人靜時拚命撰寫和翻譯文稿，以償還債務。一九四七年春到一
九四八年冬近兩年時間，鄭振鐸共集得從漢魏六朝至隋唐的陶
俑近五百件。著名作家冰心曾回憶，她去拜訪鄭振鐸，看見他
的書齋裡，書架上下乃至地上，擺滿了千姿百態的陶人、陶馬
、陶屋以及獸頭人身的十二生肖陶，怒目圓睜、渾身肌肉的武
士，深目鷹鼻、滿臉絡腮鬍、手牽駱駝的西域商人……栩栩如
生，呼之欲舞。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
局局長，並兼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和文學研究所所長
。鑒於陶俑一直被古董家視為不祥之物，故宮博物院裡非常缺
乏，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他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表示願意
將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獻給故宮，一來彌補博物館藏品之不足，
二來裨益科學研究。九月十四日，鄭振鐸捐獻的六百五十七件
陶俑全部移交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因此成為國內收藏歷代
陶俑數量最多的博物館之一。這批藏品橫貫漢、魏至兩宋一千
四百多年的歷史，品種豐富，服飾、宴樂、儀仗、出行、狩獵
俑等無所不包，幾乎涉及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有十
多件被定為一級文物。二○○四年「五一」節前夕，故宮博物院
從他捐獻的陶俑中遴選出一百三十六件，舉辦了 「鄭振鐸捐獻
陶俑特展」，以紀念鄭振鐸為保護文化遺產所做的巨大貢獻。

京劇名家言慧珠的兒子
言清卿，在回憶他的母親生
平的著述中，曾經談到這樣
一件事情：有一次，她請李
健吾去看她演的《洛神》。
第二天，去徵求他的意見。

李健吾說： 「你的唱腔、身段、行頭、道具都是梅
派，很好；如果提意見，我覺得梅先生的《洛神》
有仙氣，你似乎專在模倣技術，要從仙氣着眼，這
就更上一層樓了。」

言慧珠聽了這個意見，就一直琢磨什麼才是
「仙氣」？後來，她就去請教梅蘭芳，請他教授
「仙氣」。梅蘭芳聽了後，便說：仙氣恐怕是一種

修養。為此，他就要求言慧珠可以去揣摩揣摩《洛
神賦》。同時，還要她到博物館去看看《洛神圖》
古畫，從文字、圖畫裡下工夫研究，以領會洛神的
內在思想感情。他說：洛神在與曹植告別時，雖然
要表現出惆悵寂寞的心情，但又與 「凡人」離別時
的感情不一樣。要表面淡、心裡苦，才符合她的性
格。

言慧珠聽了梅蘭芳的話，覺得啟發很大。她悟
出了一個道理：要想做一個好演員，不單單是要在
技術上模倣一個大師的表演，還更要從藝術的各個
方面來提升自己的內在修養。過去的戲曲演員，從
小學戲，苦練基本功。但很少進學校讀書，文化不
高，藝術修養不夠。雖然有着高超的技巧，卻往往

缺乏內在的氣質。
而梅蘭芳在成名後，有意識的與陳師曾、樊樊

山、羅癭公、李釋勘、齊白石、徐悲鴻、王夢白等
詩人、畫家交往，接受他們的指導，學習他們的書
畫。受了他們的影響，了解藝術的內涵。自己富有
心得體會，因而塑造劇中人物，不但有 「仙氣」，
還有詩情畫意。這，不僅對言慧珠有很大的啟發。
其他的戲曲演員，也應該從中得到教育：外部的技
巧好學，裡邊的內涵不容易掌握。因為，修養與氣
質是摸不着、看不見的東西。這就必須盡量學習前
輩的高尚品質，提高文化水平與思想境界，做到德
才兼備。那麼，才能在塑造劇中人物時也會有了
「仙氣」。

秋日陽光下，筆者佇立在倫敦威斯
敏斯特大橋上，凝望着泰晤士河北岸的
宏偉建築──議會大廈。十九世紀哥德
式的建築風格，將它裝扮得更加輝煌、
耀目，建築群的北面是著名的大笨鐘，
南面是維多利亞高塔，高聳入雲的大鐘

樓和鐵塔，像守護神般地保護着這座議會政治的中心，在
九百多年的風雨歲月、王朝更替、戰火硝煙中，它從皇家
宮殿演變成為議會中心，成為世界矚目的議會政治的殿堂。

議會大廈又名威斯敏斯特皇宮，現代人大都喜用議會
大廈的稱謂，只有上年紀的人、或者懷舊的人士仍沿用皇
宮的叫法。議會大廈建築在桑尼島上，據說是塊風水寶地
，曾經建造過神廟和教堂，十一世紀末，懺悔者愛德華將
其皇宮的宮址鎖定在這裡，建造了一座規模較大的皇宮，
它便是日後的議會大廈了。皇家宮殿的角色直至十六世紀
中葉，亨利八世執政後，將皇親國戚們移到議會大廈近鄰
的白廳皇宮中居住，威斯敏斯特皇宮正式成為議會議政的
地方。

昔日皇宮的面積，只有今日的一半，一八三四年皇宮
大火，經興建和修復後面積擴大，現為三萬二千平方米，
內有一千一百個房間，大火中唯一倖存的建築是威斯敏斯
特大堂。議會大廈的修復和設計，是由維多利亞女王的丈
夫阿爾伯特主其事，為著名建築設計師巴里爵士和普金嘔
心瀝血、歷時近半個世紀建造而成，新式議會大廈集藝術
、歷史和政治於一體，創下英國建築史上輝煌的一頁。

議會大廈利用每年八、九月議會的休會期，對外開放
，遊客必須在導遊的引領下，沿着這條唯一對外開放的
「中央路線」自南向北參觀。參觀的起點是 「皇室必經之

路」，從 「女王穿着王袍」起，到 「皇家畫廊」及 「王子
廳」，這是為王室在每年特定的日子，到上議院的議政廳
主持議會開幕儀式，並宣讀施政綱要（由英國政府撰寫）
等議程而設計的專門通道，皇家畫廊是 「必經之路」中最
有氣派的地方，廳內四周金碧輝煌，牆上的兩幅長達近十
四米的巨畫，分別刻畫了特拉法爾加海戰和滑鐵盧戰役的
輝煌歷史。

以標榜都鐸王朝歷史的王子廳，遠沒有皇家畫廊的氣
魄。不過，國王亨利八世卻是英國歷史中極具戲劇性的人
物，他為能得到男性繼承人，不惜與羅馬教皇對抗，另立
英格蘭教會，其目的是能夠不斷休妻續弦。他的六位妻子
中有兩人被他下令斬首，寫下王室歷史中醜陋的一頁。

穿過王子廳便是著名的上議院，其實，上、下議院在
面積及使用上大致相同，即各自擁有議政廳、議員休息廳
及走廊。然而，兩院在議員產生過程、職責等方面卻迥然
不同，因此，設計者精心選用紅色格調裝飾上院議政廳；
用綠色代表下院議政廳。上院議政廳的面積為三百三十平
米，議席位約為三百五十個；下院議政廳面積稍小，卻能
安排四百三十七個席位；原因在廳內的大部分空間全是長
櫈席位，利用率甚高。

上院議政廳設置王位，這是尊崇王室的象徵。自十七
世紀中葉起，下議院不允許王室人員和上院議員進入；而
下議院的議員們只能站在上院議政廳門外聆聽一年一度由
王室主持的議會開幕式等議程。儘管上、下院的議政廳對
王室和議員有嚴格的要求，但兩廳內均設有記者席和公眾
旁聽席，被認為是民主政治的象徵。

據相關資料介紹，英國的議會早期是一個非正式的顧
問團體，到十三世紀，國王約翰開始讓一批從城鎮、郡選

出的代表，加入到正式的顧問委員會， 「議會」的權力和
範圍逐步擴展，在一三三二年，議會開始分上、下議院；
十六世紀，威斯敏斯特皇宮中的聖史提芬小教堂，正式成
為上、下議院議政的專用地。

十七世紀是英國議會政治在民主改革道路上，最為坎
坷，但又最輝煌的時代。有趣的是，在議會改革尚未開始
之前，一六○五年，議會大廈受到了英國天主教徒福克斯
（Guy Fawkes）試圖炸議會的挑戰，人們為慶祝捍衛議會
大廈的勝利，自那時起，將每年的十一月五日定為 「煙花
之夜」（Guy Fawkes Night），由此看到，議會大廈在民
眾心目中的位置。

議會與王室之間的紛爭到了查爾斯一世執政後達到最
高潮，國王因不滿在財政上依賴議會、王權受議會限制等
做法，先是拒絕簽署 「民權宣言」。其後，一六四二年帶
頭衝入下議院，由此爆發了議會和保皇黨人之間的內戰，
結果查爾斯一世戰敗，於一六四九年，國王被送上了斷頭
台，這是議會民主改革道路上最為曲折的一段歷程。而發
生在一六八八至八九年間的 「光榮革命」──即用非暴力
的方式，確立了議會高於王權的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

時至今日，議會改革的步伐仍在延續，二十世紀末對
上院議員的改革被認為是一大創新，它除保留九十二位世
襲貴族的席位外，免除所有世襲貴族在上議院出席和投票
的權利。因此，在上院七百位議員中，有一部分議員，由
各黨派自行委派一批行業精英分子擔當，也有相當部分議
員是無黨派的議員。上院議員沒有薪俸，若到會議政可申
領津貼。

而下議院議員則是通過地方選舉產生，目前約有六百
四十六位議員，其中女議員人數達到一百二十八位，創下
七百多年議會歷史的新紀錄。今日上、下議院的定位非常
明確：上院的重大使命之一是審議和通過立法，發揮對政
府的制約作用等職能；而下院的議員在代表選民利益的同
時，還會行使立法和監督政府等職責。

七十分鐘的參觀時間，稍縱即逝。中央路線中呈現的
歷史畫卷、雕塑藝術、現代政治家的塑像、標誌議會政治
的上、下議院，猶如一部浩如煙海的英國史書，參觀者只
是翻看了史書中的第一頁而已。

都
說
蘇
杭
是
出
美
女
的
地
方
，
但
福
建
人
不
服
氣
。
最
近
在
福
建
莆
田

參
加
了
一
個
會
議
，
那
裡
的
人
說
，
我
們
福
建
的
﹁三
大
美
女
﹂
，
處
處
有

特
色
，
個
個
都
漂
亮
。
幾
個
北
方
人
聽
了
發
笑
，
海
邊
的
女
人
，
天
天
都
被

風
吹
着
、
日
曬
着
，
黑
不
溜
秋
、
矬
不
拉
及
，
還
敢
和
蘇
杭
比
？
當
地
的
朋

友
着
急
：
﹁到
時
候
看
一
看
，
你
們
就
明
白
了
。
﹂

會
議
以
後
，
安
排
一
天
到
湄
洲
灣
旅
遊
。
湄
洲
灣
位
於
台
灣
海
峽
西
部

、
福
建
省
東
南
海
岸
的
中
部
、
莆
田
市
和
泉
州
市
交
界
處
。
與
台
灣
基
隆
港

、
台
中
港
、
高
雄
港
隔
海
相
望
，
是
閩
台
兩
省
相
距
最
近
而
又
最
大
的
港
口

，
亦
是
﹁中
國
少
有
，
世
界
不
多
﹂
的
多
泊
位
天
然
深
水
良
港
。

湄
洲
島
是
媽
祖
的
故
鄉
，
這
裡
的
媽
祖
廟
尊
稱
為
﹁天
后
宮
湄
洲
祖
廟

﹂
。
此
廟
創
建
於
宋
雍
熙
四
年
（
公
元
九
八
七
年
）
，
即
林
默
娘
逝
世
的
同

年
。
如
今
，
媽
祖
廟
已
有
五
千
多
座
，
遍
布
世
界
十
七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
媽
祖
信
徒
達
到
一
千
四
百
多
萬
。

一
到
湄
洲
，
我
們
就
看
到
幾
個
穿
着
很
奇
特
的
女
孩

。
急
忙
打
問
：
﹁你
們
穿
的
是
什
麼
服
裝
？
﹂
對
方
笑
答

：
﹁媽
祖
服
呀
。
沒
聽
說
過
嗎
？
我
們
湄
洲
女
的
服
飾
特

點
，
就
是
﹃帆
船
頭
，
海
藍
衫
，
紅
黑
褲
子
保
平
安
﹄
。

﹂
我
們
看
得
新
鮮
，
一
群
人
圍
着
人
家
拍
照
。
當
地
朋
友

介
紹
，
湄
洲
女
是
福
建
三
大
美
女
之
一
。
她
們
的
服
飾
是

非
常
有
講
究
的
，
﹁帆
船
頭
﹂
又
稱
﹁媽
祖
髻
﹂
，
髮
髻

代
表
船
帆
，
兩
側
的
銀
卡
子
代
表
船
槳
，
中
間
的
紅
頭
繩

代
表
纜
繩
，
頭
頂
上
的
簪
子
代
表
錨
，
海
上
交
通
的
象
徵

性
非
常
明
顯
。
上
身
藍
色
和
紅
邊
搭
配
的
斜
襟
大
布
衫
，

象
徵
着
大
海
。
下
面
是
紅
黑
兩
截
拼
成
的
褲
子
。
代
表
着

思
念
和
吉
祥
。
男
人
出
海
，
女
人
掛
念
，
翹
首
以
待
，
祈

禱
平
安
。
湄
洲
女
就
是
以
這
樣
的
服

飾
，
來
表
達
她
們
的
摯
愛
、
淳
樸
、

美
麗
和
善
良
。

比
起
湄
洲
女
來
，
惠
安
女
的
名

氣
似
乎
更
大
。
從
莆
田
去
廈
門
，
要

路
過
惠
安
。
汽
車
一
進
惠
安
縣
城
，

就
看
到
一
些
戴
斗
笠
、
蒙
頭
巾
的
女

人
。
我
趕
緊
問
身
邊
的
乘
客
：
﹁這
就
是
惠
安
女
吧
？
﹂

他
說
：
﹁是
呀
。
不
過
你
要
看
真
正
的
惠
安
女
，
最
好
去

崇
武
。
﹂
一
聽
，
別
提
多
高
興
了
，
因
為
我
正
想
去
看
崇

武
古
城
。
崇
武
是
惠
安
縣
的
一
個
鎮
，
從
惠
安
東
行
二
十

多
公
里
，
就
到
了
這
個
美
麗
的
地
方
。

果
不
虛
傳
，
崇
武
這
個
海
邊
古
城
，
到
處
都
有
﹁惠

安
女
﹂
的
出
現
。
她
們
頭
披
鮮
艷
的
小
朵
花
巾
，
捂
住
雙

頰
下
頜
，
上
身
穿
斜
襟
衫
，
又
短
又
狹
，
露
出
肚
皮
，
下

穿
黑
褲
，
又
寬
又
大
。
這
種
服
飾
在
全
國
獨
具
一
格
，
尤

引
人
注
目
。
導
遊
說
，
她
們
的
穿
戴
是
﹁封
建
頭
、
民
主

肚
、
節
約
衫
、
浪
費
褲
﹂
。
頭
頂
戴
着
斗
笠
，
頭
髮
和
臉

部
被
包
裹
得
嚴
嚴
實
實
，
所
以
叫
﹁封
建
頭
﹂
。
上
邊
裹

得
那
麼
嚴
實
，
而
中
間
卻
露
出
肚
皮
，
所
以
叫
﹁民
主
肚

﹂
。
上
衣
很
小
，
當
然
就
是
﹁節
約
衫
﹂
了
。
至
於
﹁浪

費
褲
﹂
，
說
明
褲
子
又
肥
又
大
。
緊
窄
的
上
衣
勾
畫
出
豐
腴
的
青
春
，
寬
大

的
褲
筒
飄
鼓
着
海
風
的
輕
柔
。
惠
安
女
幾
近
怪
異
的
奇
特
服
飾
，
在
閩
海
濱

創
造
了
夢
幻
般
的
迷
人
景
觀
。

福
建
的
第
三
大
美
女
是
潯
埔
女
。
潯
埔
村
是
泉
州
市
晉
江
入
海
口
的
一

個
小
漁
村
，
距
泉
州
市
區
只
有
十
公
里
。
這
裡
的
女
人
們
，
頭
上
都
戴
着
一

個
鮮
花
做
的
漂
亮
的
簪
花
圍
。
關
於
這
一
習
俗
的
起
源
，
據
說
是
源
自
宋
元

時
代
遺
留
下
來
的
阿
拉
伯
人
的
風
俗
。
潯
埔
女
也
是
海
的
女
兒
，
每
天
的
潮

起
潮
落
，
都
有
她
們
的
牽
掛
和
希
冀
。

惠
安
女
、
湄
洲
女
和
潯
埔
女
，
統
稱
福
建
﹁三
大
美
女
﹂
。
以
我
之
見

，
她
們
的
美
，
主
要
來
自
於
她
們
的
服
飾
。
而
她
們
的
服
飾
，
又
都
離
不
開

大
海
。
其
共
同
特
點
就
是
﹁用
頭
巾
或
斗
笠
包
頭
﹂
、
﹁短
衫
﹂
、
﹁長
寬

褲
﹂
，
沿
海
漁
女
勞
作
特
色
非
常
明
顯
。
勞
動
不
僅
造
就
了
精
美
的
﹁三
女

﹂
服
飾
，
也
鍛
造
了
她
們
勤
勞
勇
敢
、
吃
苦
耐
勞
的
優
美
品
格
。

恆溫庫 韓振遠

俄
羅
斯
詩
神
仙
域
：
皇
村

陳
小
卡

走進英國議會大廈 王亞蘭

﹁
仙
氣
﹂

鄧
小
秋

福建的􀎠三大美女􀎡 海 納

鄭
振
鐸
集
藏
陶
俑
獻
故
宮

周
惠
斌

皇
村
一
景

（
攝
影
）
陳
小
卡

冬
夜
，
想
起
蘇
武

鄧
榮
河

在
寒
氣
襲
人
的
冬
夜
，
想
起
蘇
武
，
想
起
那
個
外

表
寒
意
刺
骨
內
裡
熾
熱
如
火
的
傳
說
。
在
北
國
的
冰
天

雪
地
裡
，
蘇
武
一
步
步
走
來
，
雙
手
擎
着
旌
節
，
擎
着

民
庶
國
強
的
大
漢
，
擎
着
漢
武
大
帝
威
震
四
方
的
尊
嚴

。
蘇
武
一
路
向
北
走
來
，
一
走
就
是
十
九
年
。

天
有
不
測
，
北
海
的
雪
真
大
，
北
海
的
天
真
冷
，

匈
奴
人
的
帳
篷
內
卻
溫
暖
如
春
。
搖
曳
的
篝
火
閃
爍
着

迷
人
的
誘
惑
，
烤
肥
羊
的
香
味
瀰
漫
着
霸
道
與
驕
蠻
。
蘇
武
，
不
是
天
生
就

有
拒
絕
溫
暖
的
秉
性
，
一
種
根
深
蒂
固
的
信
仰
，
執
著
地
扎
根
在
他
—
—
一

個
普
通
使
節
的
心
田
。
蘇
武
抓
一
把
止
渴
的
飛
雪
，
扯
一
片
充
飢
的
羊
皮
片

，
遙
遙
望
着
日
思
夜
戀
的
南
方
，
地
窖
裡
獨
熬
嚴
冬
的
奇
寒
。

蘇
武
不
是
智
者
，
但
他
不
奢
望
公
羊
會
生
小
羊
，
不
祈
求
公
雞
會
下
雞

蛋
。
蘇
武
只
穩
穩
擎
住
那
根
旌
節
，
趕
着
羊
群
，
守
着
寂
寞
，
默
默
地
度
日

如
年
。
蘇
武
知
道
—
—
擎
住
了
旌
節
，
就
托
舉
起
了
大
漢
的
朝
廷
，
朝
廷
，

永
遠
不
能
成
為
沒
有
高
度
的
天
！

赤
誠
融
化
了
雪
原
，
忠
義
感
動
了
飛
雁
。
經
受
了
十
九
年
折
磨
的
蘇
武

啊
，
鬚
髮
皆
白
之
後
回
到
了
長
安
。
想
像
着
蘇
武
回
家
時
的
景
象
—
—
手
擎

光
桿
子
的
旌
節
，
老
態
龍
鍾
，
步
履
蹣
跚
…
…
兩
千
多
年
後
的
你
我
呀
，
也

會
淚
水
漣
漣
…
…


